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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白毛女》创作于1945年春，鲁艺戏剧工作团在
延安一首演，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下的一部成功的作品，是文艺
为工农兵服务方向下的一部经典性作品。在随后的解放
战争、土地革命斗争中，它都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田
汉说，在40年代末的民主革命中，往往是“革命未到，《白
毛女》先到了”。在1940年代末，无论是在解放区的知识
分子和工农兵群众中，还是在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和
广大市民中，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热烈的好评。

郭沫若在1947年为上海出版的《白毛女》专门写了
序言，赞扬其为“力作”。对《白毛女》提出了两方面的肯
定，第一，称赞其“是在戏剧方面的新的民族形式的尝试，
尝试的确是相当成功。这儿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
的孤芳自赏的作风完全洗刷干净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文
艺形态，这种文艺形态跟所谓的新文学的传统，与知识分
子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第二，《白毛女》虽与旧有的民间
形式有血肉的关联，但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从新的种
子——人民的情绪——中迸发出来，成长起来的”。第二
年，郭沫若又写了《悲剧的解放——为〈白毛女〉演出而
作》，盛赞《白毛女》剧本的产生和演出标志着“悲剧的解
放”，“是人民解放胜利的凯歌或凯歌的前奏曲”。郭沫若
指出：“中国的封建悲剧串演了二千多年，随着这《白毛
女》的演出，的确也快临到它最后的闭幕，‘鬼变成人’了。
五更鼓响鸡在鸣，转瞬之间我们便可以听到四万万五千
万人民齐声大合唱：报了千年的仇，伸了千年的冤，今天
咱们翻了身。今天咱们见青天！”

茅盾看了《白毛女》的演出后，也在1948年写了《赞
颂〈白毛女〉》一文，他强调《白毛女》是一种新的“人民文
艺”，它与民间文艺有密切的联系，但它是一种非常高级
的形式，因为原来说到民间文艺，好像是面对底层人的，
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粗俗的状态，走不进文艺的殿堂里
边，《白毛女》出来后让人看到了这种状况的改变，用邵荃
麟在同时期《〈白毛女〉演出的意义》中的话说，《白毛女》
是从普及到提高的一个标志性成就。

《白毛女》的故事来自“新民间传奇”，晋察冀根据地
的文艺工作者将其变成故事，传回了延安，延安的文艺工
作者在此基础上，将其改编创作成了新歌剧《白毛女》。延
安的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个讲述一个佃农女儿悲惨身世
的故事，“一方面集中地表现了封建黑暗的旧中国和它统
治下的农民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在共产党领
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解放区）的光明，在这里的
农民得到翻身，即所谓‘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
变成人’”。主题集中在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
翻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William Hinton）在《翻
身》一书中对“翻身”有一个精彩的阐述，他说：“每一次革
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
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

‘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
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
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
学习科学；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
女平等的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
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白毛
女》深刻而形象地阐述了这一主题。

《白毛女》剧本的主要创作者贺敬之和丁毅当时是刚
刚毕业于延安鲁艺的学生，虽然年轻，却已经过革命和战
争的磨炼，他们成功地创作出了《白毛女》剧本，不仅出色
地表达了主题，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李健
吾在1962年中国剧协为《白毛女》纪念“讲话”发表20周

年重排演出举行的讨论会上特别提出，要重视《白毛女》
在歌词方面的成就。中国戏曲的传统中，如元曲虽然是用
白话创作的，但它是严格遵守曲牌格式的，只要选定曲
谱，按谱填词就成。而“《白毛女》的唱词不是填出来的，是
根据作者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自由诗体，更接近生
活，更能自由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音乐创作者
马可、张鲁等也有长期的抗战演剧队经验，在《白毛女》的
音乐创作中，他们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吸收各地民
歌和地方戏曲（主要是河北民歌《小白菜》，山西秧歌《捡
麦根》，秦腔、陕北道情滚板、河北梆子和花鼓、山西梆子、
佛曲《目莲救母》、河北念经调等等），使其戏剧音乐化，使
民歌与各种地方戏剧音乐相融合而加以加工；为每个主
要人物选定音乐主题，使戏剧与音乐相结合；在民歌和戏
剧音乐以及音乐的地方性上加以协调和统一；采用和声、
齐唱、重唱和合唱等西方歌剧的因素，并使之成为具有

“中国气派”的歌剧的合理组成部分。
贺敬之在总结《白毛女》的创作过程时，特别强调了

《白毛女》“集体创作”的性质。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舞台
艺术由剧作、导演、演员、装置、音乐等各方面构成的集体
创作，“《白毛女》是比这更有新的意义更广泛的群众性的
集体创作”。《白毛女》的故事演变从一开始就有很多的
文艺工作者参与其中，共同讨论和创作。贺敬之认为，

“最重要的一点，《白毛女》除了接受专家、艺术工作者、
干部的帮助之外，它同时是在广大群众的批评与帮助之
下形成的。”贺敬之承认，“新的艺术为群众服务，反映群
众，通过群众，群众是主角，是鉴赏家，是批评家，有时是
直接的创造者。”在这个“集体创作”的过程中，不仅文本
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中处于开放状态，文本不断演变，而
且，创作者本身也处于流动的状态，不单单是作为创作主
体的个体的流动，而且还包含了不同创作主体间的流动。
在相当的程度上，这极大地拓展了审美的公共性，打破了
创作和接受两个固定的层面，扩大了“人民文艺”的空间
和深度。

在后来丰富多样的版本和艺术形态演变中，再次证
明了《白毛女》不仅是同时代人集体创作的经典，也是穿
越不同时代，由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和人民群众共同集体
创作和磨炼出来的经典。1950年，根据将近6年的演出经
验，主创人员将原先的六幕改为五幕（删掉了喜儿在山洞
生活的第四幕，最后两幕进行了重写），音乐上主要增加
了表现群众场面的合唱、领唱、重唱等形式，以弥补前三
幕和后二幕不协调的问题。1951年，导演王滨和水华摄制
了电影《白毛女》，表现民间生活和民间伦理的大量日常
生活场面得到了精彩而形象的呈现。1964年，上海东方韵
舞蹈学校将《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用芭蕾舞的形式，
融合中国丰富的民族舞蹈，进一步凝练故事，创作出了另
一种经典性的艺术作品。

《白毛女》的演变过程中，民间艺术形式、民间伦理、
政治合法性、新的民族国家“礼乐”形式等因素互相召唤
和作用，一步步不断磨炼着它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文艺实践中，是最为令人瞩目和包含丰富内
容的经典作品。《白毛女》凝聚了一代代“人民艺术家”的
心血。观众的心目中，有本色、细腻，更接近话剧艺术的

“王（昆）派”的白毛女；有倔强、明快、音韵优美，更接近中
国戏曲传统的“郭（兰英）派”的白毛女。《白毛女》的名字
是与一系列闪亮或不闪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
贺敬之、丁毅、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
他们是邵子南、周扬、张庚、王滨、王大化、舒强、水华；他
们是王昆、郭兰英、陈强、田华、茅惠芳、石钟琴、凌桂明、
朱逢博；他们是延安鲁艺食堂的大师傅；是跳上舞台棒打

扮演黄世仁演员的农村老大娘；是台下泣不成声的刚刚
从国民党军队转变成解放军士兵的新战士；是更多不知
名的为喜儿的命运悲哭、感动的普通群众。

“看人间，往事几千载，穷苦的人儿受剥削遭迫害。看
人间，哪一块土地不是我们开，哪一片山林不是我们栽，
哪一间房屋不是我们盖，哪一亩庄稼不是我们血汗灌溉。
可恨地主狗汉奸，土地他霸占，庄稼是私财，又逼租子，又
放高利贷。多少长工被奴役，多少喜儿受苦难……”这样
的残酷的历史规律要打破，这黑暗的旧世界要烧毁，要呼
唤一个新的太阳和新的世界：“太阳出来，太阳出来了，上
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今天看见出来了太阳。千年的仇
要报，万年的冤要伸，今天要做主人，今天要大翻身。”这
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是人民的历史，也是刚刚初露曙光的
新中国的历史。

《白毛女》获得了1951年度的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
奖，是新中国最早获得国际荣誉的人民艺术作品之一。上
世纪5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上演了歌剧《白毛女》，之后，
苏联著名的瓦赫坦戈夫剧院也演出了话剧《白毛女》，从
1950年代开始，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长期上演土方与志导
演、松山树子主演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今天，歌剧和芭蕾
舞剧《白毛女》更是在世界各国经常上演，衣衫褴褛、满头
白发，却又双手迎向光明的喜儿的形象，以及那痛彻心扉、
感人肺腑的歌唱：“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
活！我要报仇，我要活！”成为中国人和中国革命贡献给世
界的顽强、不屈、勇敢的不灭形象。

《白毛女》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
作品，它出现在中国人民即将迎来抗战全面胜利的历史
时刻，它在延安，在张家口，在东北，在香港，在前线战地，
在农村场院的演出，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
战争”的全面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是一个“新中国
的桅杆正露出海平面”的历史性时刻，也是一个中国文学
和文艺重新定义其自身的转折时刻。《白毛女》的出现，是
可以与一个大时代的来临相匹配的“重要的文化时刻”。

“人民文艺”由此启航。
抓住这一历史时刻的是一群年轻人，他们中的代表

是鲁艺年轻的毕业生，21岁的贺敬之，25岁的丁毅，27岁
的马可……李大钊呼唤的“青春的中国”那一刻在中国的
地平线上已冉冉升起。

从《红白喜事》到《黄土谣》、从《伏生》到《这
是最后的斗争》、从《白鹿原》到《平凡的世界》，孟
冰迄今为止40余年创作生涯共创作了70余部
戏剧作品，作品涵盖了话剧、歌剧、戏曲等众多
艺术门类，创作题材多元、风格多样，可谓是千
戏千面、一戏一格，孟冰也被称为全能型剧作
家。经常会有人问起，为什么孟冰的戏剧能够常
演常新、经久不衰，孟冰的回答是：“为时代创作，
为人民创作，心中有观众，剧场就会有观众。”

记 者：您曾创造性地探索了“政论体话
剧”，推出了《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谁主沉
浮》《寻找李大钊》等作品，对戏剧舞台表现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提供了成功经验。为什么对这样
一种形式感兴趣？

孟 冰：之所以选择政论体，是因为我们的
现实生活，离不开、绕不开与政治相关的讨论。
有一段时间，我很迷恋苏联的一些戏剧作品，这
些作家、导演很坦诚，表达自己的观点不遮掩、
不隐瞒，直抒胸臆，反而更显出艺术家气质。这
给我启示，为什么不利用这样的表现形式来直
接表达我们政治理想的坚定呢？政论体话剧直
接描写领袖人物，抒发政治观点，但又不是刻板
的说教，而是充满了浪漫和想象。人类发展到今
天，每个族群都有他的带头人，走在最前面的那
些人，引领着后人跟随着他们的脚步，这些人是
值得被歌颂和被记住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正是
因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前仆后继、浴
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赢得了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
样坚定的信念、巨大的力量和伟大的事业怎能
不鼓荡起我们创作的激情。

记 者：近期的戏剧创作题材比较集中，历
史文化名人、英模人物、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
题材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先进人物、英模人
物可以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题材的相
近，也往往带来主题近似、构思雷同的弊端。您认为这类作品如何突
破创新？

孟 冰：首先，我认为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是人性深处的崇高，
文艺创作就应该让这些充满理想、激情、感召力、震撼力的生命过程
来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真正的传统话剧，是关于思考的力量，是关
于美好的追求，是对社会、对人性建立崇高的品格，这也是这类作品
的魅力所在。无论是写领袖、伟人，还是写英模、普通人，我们都要让
剧作充满正气，并凝聚起一种大气厚重的时代精神。如何突破创新取
决于剧作者对题材的审视和对舞台的认知，从而避免概念化和表面
化创作。近年来，我们通过国家文化艺术基金、评奖奖励机制、在各地
办学习班等方式方法，进一步提升了戏剧创作的含金量和原创能力，
提升了“第一车间”的创作者们对生活的把握能力和对题材的感悟能
力。近一两年来，我们的创作有明显的进步，尤其是一些中青年剧作
家呈现出比较好的创作态势，一些优秀的作品不断涌现出来。虽然相
对于创作的总量来说，优秀作品的比率还是偏小，但我们应该看到取
得的成功，这是很艰难的，培养一个优秀的剧作家不是短时间内能完
成的。

记 者：有评论说您的艺术策略是注重营造戏剧的诗意氛围，一
些创作者也认为，戏剧创作到了诗的境界才会使作品具有巨大的张
力。对此您怎么看？

孟 冰：诗意的提升还是要从具体作品出发来考虑，话剧更要
根据题材和人物来决定。当然，剧作家要有诗人的眼光，哪怕是艰
苦的生活，你感觉没有诗意的地方，它很可能充满诗意，关键在于
有没有发现诗意的眼光。比如描写红军长征时，可以写得很惨烈。
但是我看过朱德的回忆录，其中专门有一段写到了过草地，他写得
非常浪漫，讲草地上的花是怎么开的，都有哪些种花……这是他几
十年之后的回忆，当他把那些惨烈和牺牲叙述完了后，产生了另一
种情感的表达。如果在写戏的时候，不把前提做好，上来就表现草
地的美好，那感觉就不对了。所以对诗意的理解和营造不能是简
单、生硬的，它是一种思想和情感达到一定高度和浓度之后的自
然流露。

记 者：老艺术家魏敏曾说，人们爱看孟冰写的戏，原因之一是
剧本语言好。每部戏的台词都充满着智慧，无论是领袖伟人还是部队
战士、农村好汉，都能从生活化的语言中，找到最能表达人物情感的独
特语言。您是不是特别强调台词对话剧创作的重要性？

孟 冰：戏剧作品的理想状态一定是戏剧文本最起码的表现形
态——台词，要做到是观众爱听的，演员读起来上口的，能抓住人物
感觉，抒发自己的情感，并激发演员的创作和情感投入，激发演员对
艺术形象的想象，在表演时从字里行间能读出韵律和味道，而且这
个味道只能发生在戏剧舞台上，它不是影视作品，不是电影。还有
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些演员在演话剧时，像影视剧那样处理台
词，好像很生活化，但是把台词说得索然无味，如白开水一般。在舞
台上，有些情况是可以这样处理，尤其现在麦克收音效果非常好，
演员很小的声音，观众都能听得非常清晰，如果过度夸张，观众会
听得不舒服。有这样技术上的原因，但也因此消减了话剧演员在舞台
上的魅力。怎样把握好这个分寸，怎样建立舞台上读词的方式方法，
也是需要琢磨的。

记 者：6月中旬，您的最新话剧作品《汉武大帝》在北京天桥艺
术中心上演，为什么称这部作品是对戏剧理想的一次触摸，也是对现
实戏剧的一个微笑呢？

孟 冰：这个“微笑”用得比较美好，也比较含蓄，实际上这是一
个很苦涩的微笑。原因在于，我觉得我在今天看到的很多戏是很扁平
化的，舞台很平面，要么仅仅是文学和文字，苍白的剧本，要么很炫、
很舞美、很设计、很灯光，舞台手段很丰富，很光亮，但尽管这样，我仍
然要说它很扁平化。所谓扁平化，就是它没有舞台的独特魅力。随着
国外的各种艺术流派的涌入、随着现代科学文明和技术工艺材料等
各方面的发展，舞台手段、舞台的呈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加
上最新的多媒体手段，所以怎样去解读剧本，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
化。这个时候，舞台的文本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那就是，如果
你的文本和你的思想内涵，包括演员的表演缺少力量，就会被很绚丽
的舞台吃掉。

曾经我们产生了舞台的形式感、剧本的内容以及演员的表演到
底谁是主体的问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在舞台上心平气和地
总结自己这些年的创作经历，逐渐开始互相关注：舞台美术关注戏剧
文学、关注舞台表演，思考我做这些是为什么，是为了突出演员的表
演，去呈现剧本最实质的思想价值，而不是游离于剧本之外的舞美效
果。作为演员，他们也深知拿到剧本创作角色时怎样去理解剧本，创
造舞台人物形象。而剧本文学在创作时，也会更多想到怎样去利用舞
台的时空给其他的创作人员留下创作空间，这就构成了对戏剧理想
的触摸。

戏剧舞台最重要的魅力特征就在于它是一门综合艺术，以戏剧
文学基本为基础，经过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师的二度创作融合在一
起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的现实发生的，特别是利用舞台有限的手段，
创造出无限的想象力的一种独特艺术，这样才是好看的，才是我们的
戏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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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白毛女》：》：““人民文艺人民文艺””的启航的启航
□□何吉贤何吉贤

6月29日晚，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排演的原创
革命题材昆剧《瞿秋白》在南京首演。以瞿秋白入戏并非易
事，素材很明确，即与瞿秋白相关之史料。在广泛阅读之后
确定了题旨：不忘初心、舍生取义。看似缺乏“独特性”，但因
人物个性之独特，而令题旨在具体实现时，别有一番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结构方式。写瞿秋白，必然要写到他之
牺牲，但若以顺序手法从他投身革命直写到就义，则怕失
之拖沓。所以我选择了以瞿秋白被捕、暴露身份为切入
点，四折戏每一折都分为“昼”“夜”两部分：“昼”是现实，
对应了他走向死亡的人生历程，具体由“三劝降”与“秋白
之死”构成。“夜”是对其内心的探究，以似真似幻、亦真亦
幻的方式，深入开掘主人公之精神构成。尽量每一折都有
看点与表演艺术的发挥空间。

第一折《溯源》，“昼”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
濂与瞿秋白的第一次交锋。宋希濂一上场便表明了他对
审讯瞿秋白之态度：勉强而为、不甚乐意。这里分成三小
块戏，一是从“林琪祥”到“瞿秋白”的身份点破，二是对

“先生主义，累死英雄”的辩论，三是就叛徒出卖瞿秋白事
谈及信仰之坚持。“夜”呢，主要内容是瞿秋白母亲金氏之
死。叙述方式很别致。不是简单的倒叙或回忆，因为按照
历史记载，金氏自杀之夜，瞿秋白不在家中。我想这可能
是他心里永远的痛点。于是安排，在人生即将走向终点之
时，瞿秋白一灵缥缈，回到了家乡瞿氏祠堂，那是母亲停
棺之处。他想见母亲最后一面，而他真正看到的，是母亲
的最后一夜。母子之对话，一方面，以喜衬悲、以团聚衬永
诀，另一方面，尽可能保留了“红头火柴”的悬念，第三点
要注意的，是用“三杯酒”来做切割——因为最终，金氏是
和酒吞服“红头”（白磷）而亡，以此换得孩子们被宗族抚
养的资格！她的死，成为瞿秋白对旧社会之质疑、对宗法
制之反叛最强烈的情感动因。本折既诡秘、又真实，好像
荒诞到有些恐怖，情感却炸裂般的痛切激愤。

与第一折不同，第二折《秉志》“昼”之占比多过“夜”，
写的是中统王杰夫之于瞿秋白的劝降。史料对这一块有
极详细的记载。开场用宋希濂、余冰之对话做一个简单交
代，引出王杰夫，并再一次点明宋希濂的态度。王杰夫劝
降层次如下：一、谈前途：围绕抗战时局，一者孜孜于个人

利禄，一者存心于民族与国家；二、谈时务与俊杰；三、借
棋谈人，因为用过多次围棋，所以这一次设计的是象棋，
亦与史实相符。最终王杰夫“认输”，铩羽而去，而秋白之
死，亦将扑面而来。“夜”的部分，原大纲曾计划让瞿秋白
回一趟常州，目前调整为他与鲁迅之关系，原因如下：一、
行游常州与《当年梅郎》之《白夜》一折相似，可尽量避免；
二、该部分之戏剧作用（对宗法制之叛逆），在第一折“夜”
里已被完成；三、鲁迅与瞿秋白有着极诚挚的知己关系，
亦可借此展示瞿秋白鲜明的文人个性。“夜”从鲁迅等待
着营救瞿秋白的消息入手，展开了鲁迅之幻觉，所涉及的
真实则是：瞿秋白为鲁迅编了《杂感集》并作序，鲁迅呢，
在瞿秋白身后，亦为之编了译文集《海上述林》，真是沉甸
甸的相互托付！并且，此处还引出了报信的杨之华，既将

“救不得了”的死亡结局往前推进一步，也为第三折之
“夜”（夫妻情）做个铺垫。

第三折《镌心》“昼”“夜”占比较为接近，“夜”略大于

“昼”。“昼”是宋希濂与瞿秋白的第二次交锋。我需要完成
一个很重要的戏剧任务：对《多余的话》的解读。恰恰是看
了《多余的话》，才有了宋希濂的这一劝。他的道具有两
样，象征着“死”的“处决令”与象征着“生”的“俄文书”。看
上去他在不断“让步”，实则“劝降”、“诱降”的力度越来越
大。瞿秋白的答复呢，则用“你不曾读懂”来切分层次。在宋
希濂临下之时，我又让瞿秋白请他为自己添补上《多余的
话》最后的一段，用这种方式，完成《多余的话》对整个“昼”
的包裹。对了，这块戏还用到了“刻章”的元素，并用一枚

“爱”字章将之与“夜”勾连起来。“夜”是杨之华的幻觉，对
应瞿秋白临去瑞金之前与她的分别。路灯昏昏、飞雪飘飘，
行行重行行，这是一段缠绵迤逦的生旦戏。看似长了些，
却也是表现瞿秋白性格侧面的重要载体。她送他，他再掉
头送她，他别去，他又去而复返……我将史料里分“黑布面
的本子”之细节挪移到分别之际，正好与《多余的话》再度
勾连：依照记载，《多余的话》正是写在黑布面的本子上的。

最后一折《取义》，虽然照旧由一昼一夜组成，与之前
却有了明显变化。一是顺序颠倒。1935年6月18日，对牺
牲于上午十时的瞿秋白来说，是不夜的一天。本折“夜”在

“昼”前，写的又并不是瞿秋白之夜：此处我完全调整了大
纲的想法。这便是第二点改变：将叙述关注点转向宋希濂
的内心，并与第一折形成显著呼应。第一折瞿秋白之“受
审”样式在这里被原样重复，而被审判之人，换作了宋希
濂。因为这一天、因为这一次“行刑”，他将反复地、永远地
被内心处刑、被历史处刑……接着到了“昼”，宋希濂站在
二楼窗边，掀开窗帘一角，窥望瞿秋白之离去这个史实细
节，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之后舞台几乎完全给了
瞿秋白，而用押解他的、特务连连长余冰来配戏。一方面
可给饰演余冰的演员以一定的表演空间，另一方面，我们
也看到了余冰对瞿秋白的态度转变。接下来的戏分成三
大部分（当然大块戏之间，还有小的连接处）：一、瞿秋白
集唐记梦；二、八角亭照相饮酒；三、高歌《国际歌》就义。
梦境之美妙、自斟之潇洒、放歌之慷慨，皆为史实——这
个半天，实被极详尽地记述了下来，也都指向了他在最后
时刻之通达与从容，一个高贵、浪漫、不失忧伤又分外快
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于此完成。

一个高贵一个高贵、、浪漫浪漫、、快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快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
————昆剧昆剧《《瞿秋白瞿秋白》》创作谈创作谈 □□罗罗 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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